
■王 迪
过年和家人短暂的几天相聚后，

我就要踏上南下的征程。皮箱里除了
几件衣服，剩下的全是母亲精心准备
的吃食，母爱塞了满满一皮箱。

父亲亦步亦趋地提着笨重的行李
箱，陪我从乡下坐公交到火车站。路
上，他时不时地问是否拿好身份证，
叮嘱我看好手机、钱包。下车后，我
有点嫌他唠叨，想夺过行李箱，但被
他拒绝了。取过票，我劝父亲回去。

“东西不好拿，让我送你进站。”父亲
坚决地说。我推辞不过，买了站台
票，由他一路护送我上车。

想起小学时，每当下雨天，父亲
总是骑着自行车，让我躲在他雨衣底
下，任风雨和我与世隔绝；或是背着
我，由我举伞，任凭泥泞灌满他的裤
脚。回家后，他身上大部分都湿了，
而我安然无恙。不知不觉父亲已护送
我多年，现在依旧。

“爸，回去吧！”当我第三次给
父亲下“逐客令”的时候，父亲沉默
了，他咂了咂嘴，嘴角微动，把即将
脱口的话咽了下去。黑白相杂的胡茬
也随之颤抖着，不知不觉恶作剧似的
白发已悄无声息地爬上他的两鬓，肆
意地向我们叫嚣着，它的同谋——皱
纹也在一旁咧着嘴，看着他的女儿，
好像嘲讽着我：你这个没良心的，竟
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已经侵入你父亲
的身上！它们在父亲晒得黝黑的皮肤
映衬下，刺痛了我的双眼。他的背也
不似以前挺直宽厚，不知何时已变得
弯曲。

我不觉低下头来，蓦然发现儿时
父亲抱着我宽大温暖的手掌，已像老
家门口的榆树皮那样粗糙，纹痕如锋
利的匕首扎进了我的心里，从前孔武
有力的臂膀，不知何时变得这般细。
看到他弓着背提着我重重的行李箱，
我不忍再劝父亲离去。该上车了，我
哽咽低声道：“你回去路上注意安
全！”父亲“嗯”了一声。透过车
窗，我偷偷地发现他的眼睛如深深的
潭水，渐渐地随着列车流向远方，我
知道那里含有太多的东西。突然，他
右手稍稍微举，晃了几下，又慢慢地
放下，只是他仍旧未转身。我离他越
来越远，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模
糊成一个小圆点，直至消失。落寞的
心情在胸腔发酵，多想像从前那样，
让他仍旧牵着我的手带我回家。这些

年，他东奔西走在无数的建筑工地，
承受着毒辣太阳的摧残，忍受着胃
病、腰病的折磨，他都咬咬牙都挺
着，为了孩子，为了家庭。

父亲一直说我是他的骄傲，我却
从未好好照顾过他。长大后，他每次
目送我离开，都让我想起龙应台所说
的那席话：“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
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
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
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
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天下父母的爱都一样，于无声之
中履行着一切，尤其离别时刻，此时
无声胜有声。我想起了《红楼梦》探
春出嫁时，纵使平时探春不耻赵姨娘
的行为，对这个生母也从不亲近，甚
至说话有些刻薄。离别时刻，赵姨娘
珠泪滚滚，情不自禁地向前踉跄地追
了两步，却被王熙凤一个白眼用力扯
了回去。她撕心裂肺地隐忍着，带着
万般不舍与心痛目送探春离去，也许
这就是所谓的母子连心。作为探春

“母亲”的王夫人却只有轻微的伤
心。赵姨娘虽然没有一句话，却把那
种不忍与万般难舍的骨肉分离之情表
现得淋漓尽致。此时无声胜有声！彼
此没有一句告白，却都明白其中的深
意。

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呢？幼时对于
父亲常年不在家，我总是暗生埋怨，
每当他过年回来，我都避之不及，连
着几天也不喊一句“爸爸”。可他
呢，不但不责骂我还反过来“讨好”
我，我一哭，他就急忙给我擦眼泪，
直到把我逗笑为止。列车带我离他越
来越远，任凭我泪水肆意地流……

这一去，愿我归来，有足够的能
力为他遮风挡雨。“一帆风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
爹娘：休把儿悬念。”

无声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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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人间世相人间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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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 家园 季南萍 作
（周彦生艺术研究院学生作品）

个人简介

■■沙澧写手沙澧写手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的
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为传播
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
化建设备足后劲。因此，我们会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
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
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王迪，女，笔名流默，1991
年出生于漯河临颍，是一名乡村
教师，业余时间爱好写作，其散
文作品散见于《漯河日报》、《漯
河晚报》等。

■盛国喜
县社的会议就要结束了，

会上，该总结的都总结了，该
安排的安排了，该传达贯彻的
也传达贯彻了，可几位基层社
主任和县公司的经理们非要县
社主任再强调一下。

坐在主席台中间的 A 主任
不说讲，也不说不讲，只是一
根接一根地抽精装“喜梅”，好
像他不是在开会，而是在品烟。

为了不使会议冷场，主持
会议的C主任只好一个接一个
地要求、强调，并不时地给 A
主任递眼色。

一连抽了三根烟的 A 主
任突然掐灭了左手那根只燃了
半截“喜梅”香烟说：“好，我
谈一下。”顿时，会场响起一阵
雷鸣般的掌声。

“同志们，我本不想再讲

什么了，因为该讲的讲了，该
说的说了，可是不讲不行，只
好……”A 主任好像有意在吊
人胃口。台下亏损亏急了的基
层头头脑脑们，早巴不得A主
任能就当前社里如何如何举步
艰难，发表一些既有深远历史
意义，又有伟大现实意义的鼓
舞人心的讲话，因此，会场上
又是一阵掌声。

“很抱歉，由于缺乏思想
准备，今天我只能讲两个字。”
说着，他又端起玻璃杯呷了两
口，足以把台下诸位的胃口吊
到嗓子眼。烟足茶够了的A主
任站起身来，右手拿起一根粉
笔，转身在主席台后的黑板上
用力写了两个大字：竞争。然
后转过身来说：“现在，我宣布
大会结束！”

会场一片寂静。

出乎意料

■周桂梅

扁担
一条扁担，曾经是那么勇敢
在生产队时总是一马当先
挑着庄户人的艰辛和磨难
一头迎着日出，一头迎着日落
将日子细细打磨，最终也没将贫穷甩脱
它非常幸运，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它在那里消停，久了才发现
早已没有横扫日月的威风
如今，它只能借着墙壁
感叹它昔日如何如何的强盛

旱烟袋
烟斗下挂着一个小布袋
这是父亲的最爱
油黄的烟叶刚从热炕里出来
整片的被打成捆运往仓库
零碎的被父亲捡拾起来
将它切成细细的烟丝
装进烟斗，化作缕缕白烟
带走他劳碌后的疲惫和艰难
只见他悠闲自在地吞云吐雾
忘记了所有的忧愁和困苦

锄头
一把锄头，在您手里
有时，形成一条直线
有时，轻轻提起左右翻卷
那些杂草都羞愧地缩进地面
身后，一层柔软松弛的沃土
给庄稼增添了最美的容颜
脚下，一垄青苗随风摇摆
形成了一条最美的风景线
烈日炎炎，您伸出满手的老茧
将锄头磨砺得如金子般光辉闪现

麦秸帽
把麦穗收割完毕，将秸秆捆成小捆
储藏在隐秘的屋子里
精挑细捡，将优质秸秆
编织成一顶普通的麦秸帽
它能阻挡烈日的暴晒，能阻挡暴雨的洗礼
让狂风转弯，让冷风隔离
庄户人把它视作宝，春夏秋冬，不离不弃

母亲的纺车
煤油灯下，一辆简易纺花车
能将每一个夜晚，旋转成一片光明
母亲轻轻摇动它，像摇动一个地球仪
可她从不研究旋转的意义
只知道控制棉花与钉子的距离
她将棉花纺成一堆堆线坨子
又将线坨子挂在织布机的肚子里
用王母抛掷的“金镏子”
穿针引线，织出了锦绣四季

老去的时光
（组诗）

■贾 鹤
记忆里曾走过无数次的路

径，因着离家日久而多年不
至，最近几年回家次数愈发有
限，每次回去都匆忙而返，记
忆里熟悉的场景一点点模糊，
久了连心里的那点惦念也淡
了。

适逢闲暇，骑车重走旧途。
近些年，随着县城商业中

心、行政中心的东移，西城作
为老城区的主体，连同附着在
它上面的旧时岁月，成为触发
回忆的一点点媒介。电视塔对
面的兴华书店，我曾在那多次
买过复习资料和杂志。西大街
两旁的商铺熟悉又陌生，斑驳
老旧的招牌上落满了时间拂过
的灰尘，十几年的光阴说长不
长，说短不短，足够一个少年
从天真无知到世故圆通，对一
个老城来说，却仿佛一瞬。不
管世事如何变迁，我自岿然不
动。八七烩面馆的招牌还在，
就是不知道是否还是以前的味
道。西大街的道路还如旧时逼
仄，地面坑洼不平，时有车辆
驶过，扬起尘雾，骑车小心避
让，抬眼看两旁的院落里时有
青藤绕墙、榴花火红，显出一
份岁月悠长，眼前的一幕幕和
我的记忆重叠，我小心对比差
别：城墙上用水泥新砌了台
阶，牵着孩子的小手拾阶而
上，城墙两边的杂草毛穗疯
长，孩子因登高雀跃，我却思
绪纷飞。脑中仿佛放映过一帧
帧无声的电影画面，青梅竹马
的携手同游，青涩岁月的任意
挥霍，稚嫩面容的我们，往事
的片断呼啸而来，心没来由地
柔软酸涩。旁边的女儿用软糯
的童音问：“妈妈，这不是你以
前上学的地方吗？你怎么不开
心啊？”

我揽过她的小胳膊，指着
一路之隔的校园说，那是妈妈
学校的后操场。想起那时对每
天的早操跑步都畏如虎狼，提
心吊胆装病偷懒也要躲过值勤
老师的盘查。每天晚饭后拿本
书约上好友美其名曰读书，其
实大多时间在聊天放松，沿着
操场一圈圈散步，聊些少年知
己才说的心事。望着高耸入云
的树影，在暮色四合中惆怅出
无限诗意。隔着十六年的光
阴，透过校门口那道薄铁门的
缝隙。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自
卑的小女孩，总低着头，逡着
眼晴，在校园的操场上茫然看
着门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校园西北面的城墙，曾经
破旧的墙砖经过多次修缮后已
经加固很多，估计再没有调皮
的学生冒着受伤和被政教处抓
到的风险也要翻墙出来了。我
特意绕过去看了看最西边那面
墙，那里曾有一个稍低一点的
缺口，就是那样一个小小的漏
洞也难逃“好事者”的法眼，
不时有富于探险精神的学生趁
午间休息的时间翻墙出来放
风。记得我也曾“出格”过那
么一次，忘记了所谓何事要出
校园，反正编造要看病、买药
之类非出去不可的理由也不能
让门卫网开一面，脑筋就转到
了校园西边的那面破城墙上。
和我一起的同学身手敏捷，轮
到我时，墙砖松动，我抓着的

那块砖瞬间掉落，幸亏同学眼
疾手快拉了一把，我才没有从
距离地面两米多高的城墙上掉
下去。当场我就吓得变了脸
色，心如擂鼓，但等走到大街
上，看着热闹的人群，新奇和
兴奋就把心里的那点紧张冲散
殆尽。现在想来不禁好笑，年
少时总凭一腔孤勇去冒险，全
然不计后果。隔着岁月的长
河，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
羞怯的女孩，我对着她微笑，
看着她和身边的好友笑闹着融
入熙攘的人群。

领着孩子转到学校北面的
正门，正值学生放假，校园里
空无一人。带着她走在通往教
学楼的路上，给她一一指认哪
里是大礼堂、哪里是餐厅。学
校还是以前的格局，东西对称
的教学楼，最西面是两栋宿舍
楼，楼下搭建了可以晾晒衣服
的铁架子。站在宿舍楼下，给
孩子指着二楼的一扇窗子说那
就是我住过的寝室。孩子好奇
地问东问西，我微笑着一一回
答。宿舍楼前有两排密集的水
龙头，可以洗碗、洗衣服，人
多时尤嫌不够用。而今静静伫
立着，也如放假一般。我拧开
其中一个水管，哗哗的水流声
里，时间和空间一一重叠，洒
在我手心的水珠仿佛带着旧时
光的清凉，我竟有些怔忡，直
到身边的小人儿牵着我的手，
径直往前。绕过最南边的教学
楼，站在教学区的空地，抬眼
望去，四层的教学楼上，一间
间教室庄严整洁，空气里似乎
都弥漫着努力进取的味道，耳
边仿佛响起上课的铃声，学生
们行色匆匆走进教室，老师们
拿着教案不急不缓踱步进去，
片刻，有琅琅的读书声响起。

深吸一口气，仿佛被这书
香学海的氛围洗礼过，我的心
神一片澄净。曾经结伴读书的
同窗老友，一个个分散在全国
各地，曾经辛勤教导过我们的
老师，有的也已到退休年龄。

顺着教学楼向东走是茶水
间，再东边是教职工宿舍楼。
看着眼前熟悉的一点一滴，心
中涌动着莫名的情绪，我时而
感伤，时而甜蜜，带着孩子一
一走遍校园的每个角落，不留
神大半个上午就过去了。在孩
子的催促声里，我收回逸散的
思绪，微笑着和不认识的门卫
道别。站在校门外的街道上，
再回身看一眼安静的校园，思
绪从离情别绪中抽离。有风吹
过，带着喧闹的浮尘味儿，一
门之隔，门里是莘莘学子的世
外桃源，门外是熙攘的俗世繁
华。太阳不知何时已经出来
了，在耀眼的光线里轻吁一口
气，我在这样一个机缘巧合的
闲散时间，仿佛搭乘了一列

“时光号”列车，在回忆里穿
行，而今到达站点，安然下车。

时光如水，在四季不断的
轮回里，我们成长、改变，而
今，步入人生秋季的我早已抖
落了少时的怯懦，却并没有破
茧成蝶的美梦成真，随年岁痴
长的是心一点点变厚成茧，对
人生际遇，对命运有更多的无
奈和随遇而安。和校园一别十
六载，下一个十六年呢？我又
会在哪里怀恋此时的路过？

在时光里穿行

■黎 明
王迪很年轻，却爱“码字”，并

且码出的字，有声有色。《等待与追
逐》 中：“你在月光映衬下淡然哑
笑，风姿绰约，一身白衫，飘飘兮若
仙，青丝飞扬，似月，皎洁，温和，
同时温润了我的岁月！”《尘埃》里：

“人如其名，如莲，亭亭玉立，婀娜
多姿，尤其是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气
质；如仙，不沾染人间烟火；如水柔
弱，静水深流。”

王迪的文字，是她的真情流露。
《父亲的眼泪》中：“忽然凉凉的一滴
水，滴答落在我的脸上。那滴泪也滴
进了我的心里，我知道这世界上最爱
我的男人永远是我的父亲，那滴泪也
蕴含他对我刻骨铭心的爱。”“父亲的
眼泪承载着爱，这份爱太厚重，太隐
忍！父亲的双肩挑着沉重的扁担，担
负着太多的责任，一头是孩子，一头
是父母！”《母亲的道歉》里：“看着
她远去的背影，我站在原地茫然不知
所措，眼睛竟有些湿润，但自尊心很
强的我始终没有喊出那两个字。后来
只记得那天的天格外蓝，白云悠悠飘
荡，我仿佛也听到了心头坚冰融化的
声音。”还有，“两人沉默许久，有一
刹那间我想紧紧拥抱她，恍然觉得内
心那道沟壑已经渐渐被填平了。”

“码字”是需要些细致观察力
的。《高考，涅槃重生》里：“她见我
沉默不语，轻柔地问道，怎么了？这
一句怎么了，我好像找到了宣泄的出
口，好似在茫茫大海挣扎中找到了一
块浮木，我咬着下唇哽咽并带着无奈
低声道我觉得我不行。她听后脸色微
变，二话没说拉着我的手奔向操
场。”《母亲的道歉》 中：“远远望
去，只见一个消瘦、矮小的身影扶着
自行车，稍微走近，我看到是母亲。

一件宽大的衣服罩在她的身上，衬得
她愈发清瘦，有多久我没有仔细打量
过她了？更不知岁月何时在她的脸上
驶过一道道的年轮，留下了深深地褶
皱，同时也染白了她的双鬓。她的头
发在风中有些凌乱，那双炯炯有神的
大眼也随着眼窝的凹陷更加突出
……”

王迪的文字也有对现实的展示。
《有一种过年叫回家》中：“小时候的
过年是难得的美味佳肴，或是渴望已
久的新衣，总之无不热热闹闹欢欢喜
喜。如今，少了鞭炮，少了欢闹，过
年更多的是对家的渴望。”“最后一天
上班真难熬，心儿早就飞到了故乡，
回到了妈妈的身边。妈妈是不是早早
站在家门口盼着儿归来，爸爸是不是
在村头，假装看别人下棋，眼神却不
时望向村外……”

《文明在身边》 里王迪说：“文
明在身边，相信生活中有很多平凡的
人，做着平凡的事，但举手投足之
间，尽显文明。让文明从我做起，这
不仅是创建文明城市的需要，更是一
个人的素养体现。”我不敢笑她的文
字稚嫩粗浅，因为，这些文字正如王
迪的人，平凡纯洁，朴实清新。王迪
的文学世界里已有了思索。

对更多的现实考量，王迪曾在她
的 《等待与追逐》 说：“一生的等
待，一生的追逐，日与月，你与
我！”此话于我听来，有哲理，很美。

年纪尚轻的王迪，有自己的努力
方向和思索，有自己的纯净和淡然，
也有些许社会的历练和理性的挣脱，
还要些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坚持
吧！就如她的作品《尘埃》 中所说：

“在尘世中我们就算如尘埃，淡看过
眼云烟，笑看人世红尘，终究我们心
中还暗藏着一丝执念！”

小荷才露尖尖角
——王迪作品赏析

■邓一鸣
我的老师周彦生先生一生为教、铸就繁

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周老师还是

一个英俊潇洒的艺术青年时，他就开始在当
时的工作单位洛阳市群众艺术馆收徒授艺；
1982年于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
教，直至退休都在一线从事教学工作，并获

“岭南高校德艺双馨的模范教师”殊荣；退
休后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在自己的出生地梨
园周村亲手规划、督建了一座气势恢宏、端
庄典雅、清丽舒展的，集展览、教学、研究
于一体的艺术研究院。十年心血，只为初
心，一心为教，铸就繁英。

2018年是周彦生艺术研究院正式招生的
第一年，也将迎来今年艺术研究院的第一件
大事：盛世繁英——2018年周彦生师生作品
展。这次展览得以顺利促成，正是源自于先
生“一生为教、不忘初心”的为师理念。从
教几十年来，先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各
地的学子们都因先生的艺术魅力而先后拜于
门下，毕业后各自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作或社
会岗位，继续从事着与美术相关的工作。然
而，作为一位老师，尤其是一位一生为教的
好老师，周老师没有忘记他教过的每一个学
生，尽管有不少已经从当年的翩翩少年变成
了成熟稳重的艺术人才，但在先生眼中，他
们依然是自己的孩子……

作为老师，他希望能够引领、陪伴他的
孩子们一起成长，他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的每
一个进步和描绘出来的每一笔美好，他希望
他的孩子们能够紧密团结，因美结缘，一生
与美为伴。所以，在属于他的艺术研究院落
成之后，先生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有自己
的地方做展览了，该把散落在各地的弟子们
召集回来，在自己的家里分享一顿美丽的盛
宴了。作为一生从教的资深老师，他深谙美
育之道：“展览，是一个检验学子们学习成
果的最好办法，也是督促学子们孜孜不倦进

行创作、勤勉向前攀登艺术高峰的最好办
法，更是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学习、互相促
进的最好办法。”

自从第一次受到先生“美育之露”的滋
养后，我就从未忘记它的甘美。我和我的同
学们渴望与美相遇、期盼能够在中国最美的
艺术研究院，烹饪、分享这一顿属于我们自
己的美丽盛宴。通过师生联展，我们可以更
亲近先生在艺术上的大美气质；通过师生联
展，我们能更好地感悟先生“真诚、踏实、
勤勉”的处世之道和艺术精神；通过师生联
展，可以促使我们在艺术之路上走得更远、
攀得更高……

“一生为教、铸就繁英，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这是老师的初心，也是我们每个
弟子共同的初心，更是这次师生联展的初
心。

盛世繁英——2018年周彦生师生作品展
只是一个起点，只要我们莘莘学子能够齐心
协力紧跟先生步伐，与先生同行、与阳光
为伴；只要我们不忘初心、努力耕耘，定
当收获属于大家的更繁华、更精彩的盛世
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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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根蒂
经过菜市，街边摊上有新挖的蒲公英
与水灵灵的青菜一起出售
这让我想起春日里，那挺着的金黄灿烂小花

想起秋风里，那飘飘荡荡的小小梦幻
想起前些年因我的咽喉病
母亲去堤岸沟畔挖一竹篮子黄花苗
仔细择出碎草木屑枯黄叶，洗净晒干后煮茶
水是青草绿、味是青草涩
扑鼻而来是一双老茧手，捧出的小小黄花香
茶穿喉而入，氤氲六腑五脏
那是一介草民，呼吸最通畅的美好时光
尘世躁浮
也许正需几棵蒲公英，清热解毒、消炎去火

蒲公英

■谢志刚
种子使劲挣扎，终于钻出了坚硬的土地

迎来阳光，送走风雨，它在追求丰收的结局
雏鹰拖着羸弱的身躯，从不畏惧狂风暴雨
飞翔是它不变的追求
千百次的展翅，终于翱翔在蓝天里
暮色中走来古罗马的斗士
城头变换了血色的大旗
只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
无数次的跌倒和爬起，人类才能生生不息

风雨人生


